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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意象主义大师埃兹拉·庞德的压卷之作“地铁车站”（ＩｎａＳ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
Ｍｅｔｒｏ）不仅开创了美国现代主义诗歌的起点，还被誉为“意象主义”的“标本诗”
（黎志敏 １０２）。国内对意象派诗歌“地铁车站”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通过此诗对
意象派原则的探讨，对意象派诗歌与中国的意象诗歌进行比较，庞德对中国古体

诗的借鉴以及对“地铁车站”的翻译及其评价上。本文拟从生态批评的角度，对

“地铁车站”进行解读，以期获得对这首玲珑短诗获得新的理解。

一

与其他文学流派的出现一样，意象派诗歌的出现不是一种偶然。在流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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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后有着相似的历史文化背景和思想渊源。尤其是近现代的工业物质文明、科

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刷新了西方文明的面貌，给人们传统的社会生活、精神信仰

带来了新的冲击和压力。自１９世纪后半期以来，一种强烈的危机意识和悲观主
义压抑在人们心中。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空前规模的世界大战彻底摧毁了人们心

中的浪漫情调与虚幻信仰，文艺家们在这突如其来的灾难面前一下子手足无措，

只能在迷失自我、失去中心的“荒原”上迷惘地面对现实。但为世人立言的天职

与使命感使他们很快便收拾心情，抛弃了对田园风光、风花雪月的吟诵和对浪漫

理想的追求，转而开始了对人类命运等命题深刻而沉重的反思。西方世界成为

一个失去信仰而弥漫着幻灭的精神荒原。这种社会现实极大地刺激着文学的嬗

变。作家们虽然在精神的荒原上迷惘、痛苦，但又寄希望于新的文学形式来表现

自己对世界的认识，对人生的感悟和体验。各种现代派文学就在这样的社会文

化条件下应运而生，意象派就是其中之一。

在表现形式上，意象派对后浪漫主义的矫揉造作、无病呻吟的感伤、甜得发

腻的比喻和庸俗的训诲忍无可忍，于是用新的文艺形式作为精神和情感的栖居

之地。它的矛头直指后浪漫主义的空洞无物及滥情化倾向，意在使诗歌具有凝

炼和客观的品性，文字要简洁，感情要含蓄，意象要鲜明具体；整首诗要给人以雕

塑感，线条明晰有力，坚实优美，同时兼有油画的浓郁色彩。意象派诗歌的重要

贡献之一就是首次在英语诗歌中明确提出“意象”的概念。庞德说，“一个意象

是在瞬息间呈现出的一个理性与感情的复合体”（“回顾”１０８）。创造意象的时
候，理智与情感这些主观的介入，无疑表现了诗人对外部世界的体认。

二

“地铁车站”仅有两行：

Ｔｈｅａｐｐａｒｉ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ｅｆａｃｅｓｉｎｔｈｅｃｒｏｗｄｓ；（人丛中这些幽灵般的脸）
Ｐｅｔａｌｓｏｎａｗｅｔ，ｂｌａｃｋｂｏｕｇｈ．（黑压压湿枝头上的花瓣）。（范岳 ３８）

要解读这首诗，必须首先了解它创作的直接背景。１９１６年在《高狄埃布热
泽斯卡：回忆录》中，庞德写道：

三年前，我从巴黎协和广场地铁站走出，突然看见一张美丽的面庞，接

着又是一张张秀美的面孔，然后是一张娇好的孩子的面容，接着又是一张动

人的妇人面孔。整整一天我试图用语言来描述当时的情形，但我无法找到

恰当的词语来传达那种可爱的瞬间感受。那天夜晚，我仍在为此而搜索枯

肠，绞尽脑汁。突然，我获得了一种表达方式。我并不是指找到恰到好处的

词语；它是一种对应物，不是语言，而是斑斓的色彩和一个一个的单意象。

单意象可以叠加，也就是说，可以把一个形象置于另一个形象之上。我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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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方法能帮我摆脱地铁车站情感的困境。我写了一首３０行的诗，但又把
它毁了。半年之后，我又重写变成了１５行。一年之后，我又模仿日本俳句
写下了这两行诗。（Ｐｏｕｎｄ，ＧａｕｄｉｅｒＢｒｚｅｓｋａ８６）

很显然，走出地铁车站，映入庞德眼帘的是瞬间的美感，这种美感给他留下

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这个印象是１９１３年留下的。庞德认为，既然画家能用色彩
来表达情感，诗人为什么不能用意象来表达呢？这种灵感导致了他《地铁车站》

的创作。通过对庞德回忆录的理解，众多学者分析了“地铁车站”的内涵。王玉

说，当诗人走出地铁车站时，突然看见一张张美丽的面孔在黑压压的人群中，这

些美丽的面孔显得格外光亮，这幅景象让酷爱东方诗画的庞德联想起被雨淋湿

的黑色桃树枝干，点缀着朵朵鲜艳的花瓣。“我们可以把地铁的暗淡光线、人群

的拥挤、都市的繁忙和阴湿给人的精神压抑作为背景，然后再把美丽的面孔（体

现了诗人对生命中美好事物的向往）投射到这样的背景上，这种感情和思想的交

融，就是这首诗所要表达的内容”（王玉 ９）。概括地说，这首诗所要表达的是：人
们在忙碌而压抑的都市生活中对自然美的突然而短暂的体会（王玉 ９）。王晓莉
也说：“在庞德笔下，许多张美丽的面庞构成的应当是一朵灿烂的生命之花。

［……］黑湿的地铁是阴霾禁锢的现代都市生活的写照，更暗示着都市人潮湿、

暗淡的心情。没有辽阔的绿色田野、无拘无束的羊群，吹笛子的牧童和羞涩的少

女，有的只是冰冷的机器、密密匝匝的房屋和嘈杂的人群。然而，生命却依然在

脉动，依然有像诗人这样的生命在思考”（王晓莉 １２３）。然而，原诗中的看到
“脸”为什么会变成诗人对“自然美”的体会呢？为什么说面庞是灿烂的生命之

花呢？

许多学者从庞德的意象理论出发，对“地铁车站”的意象营造进行了分析，

特别是分析庞德如何运用意象的叠加作为把人的脸庞隐喻为花瓣的技术手段。

除了王玉、王晓莉是这样，刘禹轩也在他的论文中分析了面庞和花瓣这样的意象

如何叠加起来作为一个“复合体”，构成一个统一的意象，并在此基础上，对《地

铁车站》进行了解读：

地铁车厢无疑是沉闷的，在鱼贯而出的斑驳的人流里连续出现了一些

女人和儿童的美丽可爱的面孔，明眸皓齿，神采飞扬，艳如桃李，转动照人，

使眼前和心头都为之一爽，不能不使庞德产生一种“突发情感”而不能自

已。这是一种“感受”，需要表达出来，但他苦于找不到适当的文字。那人

群，那面孔，形成了如此鲜明的对照，成了许多“颜色小斑点”，红的、白的、

黑的、灰的，不断地在他的心目中呈现，逐渐组合为两个各自独立而又相互

依存的意象：一个是“人群中出现的这些面庞”，一个是“潮湿黑树枝上的花

瓣”。（刘禹轩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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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象的叠加无疑使庞德看到了人面桃花———地铁车站走出来的妇孺的脸如

花瓣一般美丽。“人面”其实就是平常所见的“人面”，为什么庞德在地铁车站对

此突然有了感悟呢？查阅很多研究“地铁车站”的论文，没有找到对这些问题的

合理解释。“地铁车站”的意义似乎与意象派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出现断裂。

三

还是走进现实中的地铁车站。进入了２１世纪，中国的地铁车站里面干净、
明亮，气派，我们想象不到庞德在诗中所用的“湿”和“黑”。今天，国外的纽约、

伦敦的地铁车站相对中国的车站而言，显得朴实得多，不过灯光明亮，这一点毋

庸置疑。现在世界绝大多数的地铁都是电气化的轨道交通。翻开轨道交通的历

史，可以发现，第一条电气化地铁交通始于１８９６年的布达佩斯，由此，过去象伦
敦地铁里由蒸汽机车牵引的地铁造成的地铁通道内的污染问题已经解决，于是

世界范围的第一次地铁大规模兴建高潮持续到１９２５年（顾保南 ８）。巴黎的地
铁也于１９００年开始兴建地铁，１９０７年７月１９号正式开通。巴黎的地铁一开始
就已经是电动机车，地铁车站里面没有浓烟，“人面”不会被车站里的烟雾萦绕，

所以“面庞象幻影一样”不是烟雾造成的。１９０７年地铁开通的第一天没有多少
人愿意乘坐地铁，甚至很多人认为地铁是穿行于地下黑暗中的怪物，阴冷、黑暗

都是事实。巴黎市民哈瓦尔夫人是极少数第一天就乘坐地铁的少数勇敢者之

一，她描述说：

那天的天气非常晴朗，地铁站里却冷得出奇，站台上只有几个人在昏暗

的灯光里若隐若现。车来时，车厢里空无一人，结果这节车厢里也只有我们

家七八个人，我们一直坐到万生门车站下车。当大家走出地铁站重新沐浴

在阳光里时，每个人都长长地舒了口气。大家都说，明媚的蓝天确实要比

‘车库’好多了。因为在我们看来，地铁站就像一个大车库。（转引自周家

高 ３４）

除此之外，列车编组是三节木制车厢，车厢狭窄，座椅硬，乘坐不舒服；另一

方面，地铁使用硬制车轮，起动和制动性能差，噪音巨大，因此地铁车站里的环境

让人们恐惧和担忧。到１９１３年，巴黎地铁车站的状况没有太多的改变，但是客
运载量大大上升。直到１９５３年，巴黎的地铁才开始使用橡胶轮胎，行驶的速度
和乘坐的舒适度才有提高（谭耀圣 咸同庆 ２４）；而且在１９５３年之后的近２０年
里，地铁车站的照明系统才逐步改善。

回想一下１９１３年的巴黎地铁车站的真实情境，再看看哈瓦尔夫人的一席
话，庞德在地铁车站里的真实心境就不难看出来了。在两行短诗中庞德对地铁

车站里面人们面对的环境境遇给与了同情，对现代工业社会下人们生存的环境

给与了极大的关注。当时的地铁车站空间狭小，匆匆而过的人群显得拥挤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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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明系统不能和现代科技的人造光源相比，车站内光线阴暗，自然就有压抑的感

觉。人群行色匆匆，似乎也是要尽快逃离黑暗、阴湿之地。阴暗的空间里人也没

有办法看见他人的美丽。换言之，以地铁为代表的现代物质文明给人带来了精

神上的压抑，要摆脱压抑就得走出车站的环境。当庞德走出车站时，也正如哈瓦

尔夫人走出车站一样，重新沐浴在阳光下，重新被自然所关爱，心情豁然开朗，也

自然能体会到人间的美丽。刚刚还是“车库”一样的黑暗、潮湿、阴冷，一会儿后

走出车站令人长长舒了一口气，看见一张张秀丽的脸，激起了庞德瞬间的理智与

情感：理智表现在庞德发现了身边的美，并想用语言进行表达（尽管在《回忆录》

中他声称他借助表达的媒介不是语言而是对应物、色彩和单意象）；情感表现在

对美的主观认识，人的面庞的美丽犹如花瓣。按照庞德的意象主义主张，“准确

的意象”能使情绪找到它的“对等物”，因此主张用可感的意象代替主观情绪的

发泄。于是庞德所说的一个意象在“地铁车站”里创造出来———面庞和花瓣叠

加成一个复合体。

地铁车站是工业化的产物。诗作“地铁车站”反映了工业化对自然美和诗

意生存的破坏。地铁车站内外的两种环境构成对照。从认知的观念来看，两种

相对的事物互为对立面，互为对方意义产生的基础。庞德对“人面”的感悟得益

于地铁车站内外截然不同的环境。没有车站里面黝黑的空间、阴湿的空气和冰

冷的铁轨，就显现不出花瓣美丽的价值。花瓣是黝黑、阴湿、冰冷环境下的脆弱

的生命，是恶劣环境下的生命之花；当人面被喻为花瓣时，人也成为生命之花，是

人的生存环境被工业化破坏后残留的生命之花。人的美在地铁车站里是发现不

了的，已经被诸如地铁这样的现代工业的恶果所掩盖。但是当庞德走出地铁车

站时，他发现人的美还是存在的，一旦离开恶劣的环境，它就彰显出来。庞德在

“地铁车站”诗中实际上表达了他对生命美的赞叹，暗示了他对生命所处的环境

的忧虑，他对人的美、花的美都表现出“怜香惜玉”之情。

由是看来，庞德的“地铁车站”体现了他对各种生命形式的关怀，不论是居

于困境的生存生态中的人，还是自然生态中的花。这不正是庞德十分推崇的中

国传统儒家文化“上天之大德曰：生”的思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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